
08

□主编：郝 良

□编辑：蔡 伟

生生

活活

都
市
慢
生
活

邮箱：
3213456266@qq.com

2021年7月23日

星期五

“人之初，性本善”，善良是人最初
的品质，是心地纯洁，纯真温厚，和善
没有恶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历经
世事的磨练，能始终怀揣一颗“善”的
种子是难能可贵的。

母亲在我们心里是一位典型的
“大好人”，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在家
里我们喜欢称呼她为“太平洋警察
——管得宽”。她没有惊人的善举，但
往往是生活的点滴影响着我们，我人
生词典中有关“善良”的诠释都是在她
身上读到的。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家在
小镇的车站开了一家饭店，每当凌晨
四五点总会听见扁担咯吱咯吱奏出那
富有节奏的旋律，仿佛一天便从那个
时刻开启。来自附近乡村的赶集的人
们，单肩挑着一大篮菜，一前一后如同
挑着希望，早早地来到大桥下面找摊
位。我们家的饭店也会随着门前的脚
步声而开门营业。母亲很勤劳持家，
热情好客，但总会区别对待客人。就
拿煮面来说吧，对穿着很朴素的顾客
总会盛上满满一大碗，好像一不小心
面就会溢出来一样。而给那些穿着西
装革履的人煮的面条，则是平平的一
碗。我问母亲为何这么做？她告诉我
那些穿着朴素的人很辛苦、费体力，所
以吃得多就多煮些，而那些穿着西装
革履的人可以少煮些；因为他们挑剔，
少了可以再添加，多了吃不完浪费
了。正是母亲恰到好处的分配，那时
候的饭店总不愁顾客，或许也是因为
母亲是从大山里来到镇上，在她骨子
里透着一份朴素的善良。

记得有一次，一位古稀老妇人路
过我们家，天黑了老人仍要执意赶
路。几番留却没留住，母亲硬是从家
里追到大桥下给老人20元钱做盘缠。
那时我总会不理解地问“你为什么总

是那样，你不需要钱吗？”母亲只是淡
然一笑，现在想想，母亲的善良或许就
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种给人力
所能及的关怀，可以照亮黑暗给人以
温暖。

前些年，我遇见一位小学同学，她
问到我母亲近况。从她的讲述中我才
知道一次同学从家里背了一背篓土豆
从老远的村上到镇上来卖掉换学费，
刚进场口，背篓里的土豆就被我母亲
买下了。她说我母亲被她的幼小懂事
而感动，事隔二十多年同学对我提及
此事仍然心怀感激。我想，母亲的善
良就是一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
是一种发自内心不加掩饰的爱的自然
流露。

善良是内心真善美的体现，她孕
育着悲悯、感恩等，从小“善”的种子植
根心里，直到现在母亲的善良品质也
一直影响着我。

傍晚，人们在滨河路感受凉风好
惬意，我和十岁的儿子走在滨河路上，
当我把一瓶喝完的矿泉水瓶子端正地
放在垃圾箱上的举动被儿子看见时，
他下意识地对我说：“妈，我知道你为
什么不把瓶子扔进垃圾箱里，而是放
箱上，是因为不想让捡拾瓶子的老人
弯腰在这臭烘烘的垃圾箱里找，你这
是善举。”我有些羞愧，我想如果说这
是一种善举倒不如说是尽一己之力尽
可能温暖他人，如果没有兼济天下那
样伟大，但至少我们可以学做一盏灯，
温暖他人，哪怕如流萤般柔弱的灯也
好，在黑暗处也会生出星子般点点的
光。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善良就如同一盏灯，烘托出盈盈
光亮，驱除黑暗，让人倍感温暖。愿

“善”的种子在孩子的心里种下，让岁
月可暖，灯火可亲。

左邻右舍
□龙秋华

窗对着窗，中间只隔着“一线天”。彼此
推开窗户，房间摆设一览无余。

左边房间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两口子
早睡早起上班下班，生活很有规律；右边房间
搬进来两个时尚男青年，晚出晚归，凌晨三四
点回来不是唱歌吹口哨，就是洗澡洗衣服。
夜深人静，歌声口哨声流水声穿透力强，中年
夫妇从睡梦惊醒，关闭卧室窗户拉上窗帘，又
关卫生间窗户。无济于事，两口子睡意全无，
倚靠床头聊天聊到天亮，神情恍恍惚惚起床
上班。

连续几个晚上，中年夫妇都被可恶的歌
声口哨声流水声吵醒。女人还好，醒来之后
能昏沉入睡。男人可遭罪了，坐卧不宁，怀疑
自己患上了失眠症。有一晚上，他实在忍无
可忍，敲打窗户告诫两个青年太吵，影响别人
休息。歌声口哨声流水声戛然而止，刚过几
分钟，手机播放视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尖叫
声、怪兽声不绝于耳。男人想不出别的辙，对
两个青年恨之入骨。两口子商量对策，男人
提出搬家，女人说租住了五六年，房东人缘
好，住出感情了，再者，距离员工班车停靠点
也近。女人劝男人，再忍忍吧，习惯成自然
嘛。

搬家舍不得，住也没法住。有一天凌晨，
男人又被音乐声吵醒，他干脆开灯起床，打开
电视看连续剧。电视机音量调到最大，男人
戴上耳机。女人抓住被子捂紧耳朵，简直震
耳欲聋，怒骂男人精神病。男人说以牙还牙，
以毒攻毒和两个青年对峙起来，又是唱歌又
是跳舞，两部手机一齐放起音乐，声音调到最
高。男人女人洗漱上班了，两个青年还没消
停下来。

中年夫妇只好成天窗户紧闭，也难免会
开窗透气，碰上一面。有一天下班回来，女人
推开窗户晾鞋，碰着一个青年站在窗口剪指
甲，一个拔胡须。女人扭过头去，不看还好，
看着就生气。男人看见了，咳嗽几声，狠狠吐
了口唾沫。两个青年看了看中年夫妇，没事
人一样嘻嘻哈哈。没心没肺，女人男人心里
愤愤然。

中年男人生日临近，同事回乡下家里捉
来一只大公鸡，准备给男人庆祝生日。同事
住集体宿舍，公鸡暂时存放中年男人家里喂
养。男人拿尼龙绳加固公鸡双翅，还不放心，
又一头绑住双脚，一头绑到阳台防盗窗上。
凌晨一两点，中年夫妇又被隔壁音乐声惊
醒。男人揉揉惺忪的睡眼，又准备起床看电
视。猛然听见窗台清亮的“喔喔”声，一声接
一声。男人推开窗户，大公鸡扯起脖子欢唱
打鸣，隔壁音乐声静了下来，两个青年推开窗
户看了看，又悄悄关上。

大公鸡宰杀当下酒菜，窗台恢复了宁
静。男人坐在窗户前发呆。女人说，隔壁前
晚静悄悄的，我以为青年人没回来住，昨晚看
见灯光亮着，轻手轻脚，流水声也小，也没听
见唱歌吹口哨放音乐。有一天中年夫妇下
班，线路故障停电了，房间伸手不见五指。碰
巧隔壁两个青年都在家，他们推开窗户，又把
窗帘朝两侧拉了又拉，明晃晃的灯光射了过
来。两人借着光线，友善地打起招呼。一个
青年提着一个黑塑料袋伸手递过来，说今天
休假，下午两个人去钓鱼，丰收大半桶，送几
条给大哥大嫂尝尝。另一个青年说，福寿鱼，
清蒸，红烧；黄辣丁，煲汤，油炸，下饭不错下
酒也不赖。两人满脸堆笑，主动示好。男人
接过鱼，肚子里的怨气一点一点消失了。

去朋友家做客，女人摘回来一把白蝴蝶
花。寻出几只空饮料瓶，注入清水，插成一瓶
瓶蝴蝶花，摆放房间窗台上。瞧见两个青年
从外面回来，女人挑选几根生长旺盛的白蝴
蝶花递过去。他们依样画葫芦插成一瓶一
瓶，也摆放窗台上。

两边窗台上，葱葱郁郁。斜风吹过，如无
数只蝴蝶翩翩起舞。

如今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
非常看重快乐，“快乐阅读”“快乐作
文”“快乐工作”“快乐锻炼”“快乐生
活”之类的概念不绝于耳。这也不奇
怪，人生的最高目标是幸福，而快乐
就是幸福的一种。

认真想来，快乐其实是分层次
的，一种是生存之快乐，一种是生活
之快乐。

行走于尘世，我们需要物质的东
西支撑自己的生存，比如饿了要吃
饭，冷了要穿衣，想睡觉得有房子，想
出行必须有汽车、飞机，想让人完全
不看重个人利益，就像希望人如一只
鸟生出翅膀一样不切实际。在一定
的物质额度内，人获取的物质资源越
多，我们的内心就越快乐。但生存之
快乐是有限的，一个人赚的钱再多，
拥有的资源再丰富，你需要消耗的东
西之数量有个大致的区间。换句话
说就是：当一个没有基本生存物质的
时候，物质的获得会让你产生快乐；
当一个人衣食无忧，你获得物质的数
量就不再与快乐成正比。否则，我们
就无法理解，比尔·盖茨在年富力强
的时候，将公司交给别人管理，自己

一心一意做慈善；也无法理解范文澜
拒绝做省部级高官，却钟情于历史研
究。

最能安放长久快乐的还是生
活。一个人有份好工作，下班之后，
你可以选择搓麻将，也可以选择发明
创造，哪一种安排更有价值呢？一个
人赚了大钱，可以为享乐一掷千金，
也可以捐助贫困地区的学校、医院，
哪一种方式更能让金钱闪出灵魂的
高洁呢？一个人成了明星，可以浮在
声名上炒作，也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唱
那么几首歌，演那么几出戏，哪一个
做法更能使名声变得纯粹呢？我想
应该都是后者。因为前者只与肉体
与低层次的欲望相关，后者才通向我
们的灵魂与高层次的渴求，才决定一
个人的基本品位。历史上那些留下
好名声的人，官位未必最显赫、金钱
未必最丰富、才华也未必最杰出，但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让自己的灵魂
变得高贵，在这种高贵中寻找应有的
快乐。

一个人满足生存之快乐，不需要
做额外的事情，只要顺着动物的本性
就够了，但要追求生活之快乐，你的

灵魂就必须比一般人高出那么“一丢
丢”。只有在一定程度看轻感官的舒
适，不在乎安逸与轻松，你的世界才
不会停留在生存的档次，才会尽可能
抑制动物性，而呈显比较多的人性、
神性，从而抵达生活之快乐。

我们还应该拥有开阔的格局。
对自己要求很低，一切定位于即时的
获得，你就会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
你的人生海拔就会处于被人俯视的
档次，你的快乐也很难冲出生存的包
围圈。相反，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比
较高的要求，希望自己所做的事不仅
有益于自己，还有益于他人与社会，
他的眼光就会变得远大，他在利益与
长久声誉之间就会毫不犹豫地走向
后者，他也就可能获得生活之快乐。
美国作家大卫·伊格曼在《生活的清
单》一书中写道：“人的一生，要死去
三次。第一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
吸消逝，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
亡。第二次，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
衣出席你的葬礼，他们宣告：你在这
个社会不复存在，你悄然离去。第三
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
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
死去，整个宇宙都不再跟你相关。”他
说的表面上是死亡，实际上是要告诉
人们一个人想实现不朽，必须追求生
活之快乐。

人毕竟不是单纯为了活着而来
到这个世界的。

生存之乐与生活之乐
□游宇明

□李秋虹

““善善””的种子的种子


